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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形态及其内外驱动机制
——以桂北地灵侗寨为例

 

□  付静梅 

[摘   要] 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主要指村落的总体布局形式，其形态随时代发展发生变化。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人类聚居
学、村落变迁等理论，关注侗族聚落空间格局演变的规律及其驱动机制，发现在聚落形成最初，村落空间布局主要由地形地貌、水
文等自然资源以及风俗习惯、传说等社会背景决定；随着社会的发展，村落空间形态发生变化，变化的主要驱动机制有“内生性推
动力”如自然灾害、人口增长，以及“外源性拉动力”如政策制度、经济发展等因素。

[关键词] 侗寨聚落；空间格局；演变；驱动机制

侗族传统聚落是自然资源条件与社会文化因素相互
交织形成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复合型聚落景观，反映了侗
族社会“特有的自然环境意识及社会文化背景，也与其
长期稳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1]。随着时代发
展，各种政策制度、经济以及思想文化等因素的介入，
侗族聚落的空间布局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本文通过描
述桂北地灵侗寨空间变迁的三个阶段，探讨乡村聚落空
间布局演变的驱动机制，揭示村落空间的分布特点、动
态迁移情况主要受自然资源与社会背景、“内生性推动
力”以及“外源性拉动力”影响。

1  地灵侗寨空间格局演变的三个阶段
地 灵 村 位 于 广 西 龙 胜 各 族 自 治 县 西 北 部 ， 隶

属 乐 江 乡 ， 距 乐 江 约 2 0 k m ， 地 理 位 置 为 ： 北 纬
25°55'～25°58'，东经109°05'～109°50'。该村东邻独镜
村、乐江村；南与湖南城旋村、东江村接壤，西北部与
湖南横溪村和本乡大雄村相连；北靠宝赠村[2]2-3，是一
个典型的侗族村寨。地灵村是龙胜各族自治县的第二大
村落，全村总面积约24km2，共749户，总人口约3000
人，主要姓氏有吴、粟、荣、伍等，其中吴、粟为村中
大姓，约占该村总人口的80%。作为一个大行政村，地
灵村共有21个村民小组，分三个自然村寨，分别是江
头、大寨和八甲。地灵村内部各种设施完善，传统建筑
如鼓楼、风雨桥、戏台，现代化建设如学校、文化综
合楼、商业街等，均能较大程度满足村民的日常生活         
需求。

根据村寨内居民住宅区的团组变化情况以及人口迁

移规律，再结合田野调查过程中的访谈资料以及相关文
献记载，地灵村的空间格局演变形态主要经历以下三个
阶段。

宋朝时期的发展阶段。根据雷崇提供的《四仔村
稿》显示：北宋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地灵祖先
侯通成、荣相人进入地灵；又根据吴德安提供的《四仔
村八》显示：北宋天圣十年和北宋明道元年，“侯东
子、文定艮、王宗神从贵州龙独管东经芙蓉、临口、下
乡、竹塘来到地灵”[2]65。这一时期，两山环抱的地形
地势以及水流等自然条件和习惯，围绕鼓楼居住的文化
风俗以及建村传说等共同促成了地灵村最初的空间布局
形态，即村落中、北部平缓的山坡以及平地区域为地灵
村民的日常生活空间，地势平坦的西南部以及东南部的
山峦为稻作的水田、梯地以及林业种植的生产空间，西
北部的山峦为村落的公共坟场。总的来说，地灵村和大
多数传统侗寨一样，遵循着民居、公共建筑—池塘、水
田—梯地—油茶、山林这样由内而外的空间布局形态。

清朝至改革开放时期发展阶段。从北宋到清乾隆
十九年（公元1754年），由于地灵先民对这段历史没
有任何记载，村寨内空间布局的具体情况因缺乏文献资
料且年代久远而无从考证。从清朝至改革开放时期，地
灵村民先后经历了封建王朝被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等重要历史事件，地灵村的空间布局形态也随时代发
展发生显著变化。不过由于地灵侗寨封闭的地理环境以
及不便的交通条件，村外的经济、文化等因素很少对
地灵产生影响，此阶段突发性灾害、人口增长等“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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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性”因素成为地灵村空间演变的主要驱动力。这一时
期，出于防火目的以及对更大居住面积的需求，地灵村
约三分之一的村民从原居住地迁往东南部的山坡，扩大
了原有的生活空间范围，生产空间则因新修住宅占地相
应缩减。

改革开放至今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
二次革命”，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在改革开
放的大背景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地灵村也不例
外。随着一系列国家政策的实施以及交通条件的改善，
地灵村与外界的交往逐渐频繁，政策制度、市场化经济
以及新思想文化等因素不断对地灵村的整体发展产生影
响，尤其在村落的空间格局变迁方面。这一时期，居住
在村落东南山坡上的村民以及地灵大寨的一部分村民选
择迁往村庄地势平坦的西南部，生活空间的中心逐渐往
西南方向转移，地灵村也从原来的按血缘关系围绕鼓楼
居住转变为现在的按地缘关系围绕公路居住，村落空间
从原来的团状分布发展为现在的团状与带状相结合的空
间布局形态。

2  地灵侗寨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
2.1  地灵侗寨空间格局的最初形态
“不同地域背景下产生的村寨聚落，其空间布局的

最初形态是各种因素长期交汇的结果”[1]，其中不仅包
括自然资源条件如地质地貌、水文、气候，还包括社会
文化背景如风俗习惯、信仰、传说，它们共同影响着乡
村聚落的选址和布局情况，进而影响村落最初的空间形
态和规模大小。

侗族村落强调依山而建、傍水而居。地灵村位于
越城岭山脉附近，村落东南部和西北部各有一条山梁，
整个地灵村被两大山脉所环抱；同时，村寨周边又有许
多溪流，东侧东北—西南流向的溪河发源于江头寨，流
至下游时与西侧北—南流向的溪河汇合，在寨前交汇形
成地灵河，最终向西南方向流去。由此可见，地灵侗寨
坐落于两山环绕的小盆地内，其间不仅有天然的山体作
为屏障，还靠近水源。位于山间盆地内的地灵村，受地
形地势影响，村民的日常生活空间主要聚集在村落中、
北部平缓的山坡以及平地区域，民居、鼓楼、石坪、戏
台、水井等主要分布在这一片；生产空间集中分在地势
稍平坦的西南以及东南部的山梁，平坦地段是稻作的水
田，山梁低处是梯地，高处是油茶和林场种植地；西北
部的山梁则作为地灵村的公共坟场，供全村使用。

以上空间布局形态，还受风俗、传说的影响。在侗
族历史上，人们习惯围绕鼓楼居住。从空间布局来看，

地灵村的鼓楼主要分布在大寨，因此村中的民居也主要
聚集在大寨，村民的社交、娱乐等活动主要围绕这一区
域展开。此外，地灵村的空间布局形态还与建村传说有
关。据村中老人讲，地灵的祖先来到此地后，将3件新衣
服分别埋在了高端、下端和一条平缓山坡上。三年后进
行查看时，祖先发现埋在山坡的衣服完整如新，于是判
断这个地方属于阳地，适合居住；埋在高端的衣服腐烂
了，祖先判断这个地方属于阴地；埋在下端的衣服则毫
无变化。于是，地灵祖先把中、北部的平缓山坡作为村
寨的住宅所在地，即现在的地灵大寨；把西北方向的高
端作为坟场使用；下端则被作为生产空间，即现在村落
南部平缓地段的水田和山峦地带的梯地、林场。

2.2  “内生性推动力”引发村落空间布局变化
当村落空间的最初格局形成后，其形态会随时代发

展发生变化。由于地灵侗寨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及不便的
交通条件，村外的经济、文化等因素很少对地灵产生影
响，在此情形下，地灵村空间形态变迁的主要驱动力为
“内生性推动力”。这一阶段，因火灾和人口增长、核
心家庭小户化导致的住房紧张等问题促使地灵侗寨的空
间格局逐渐改变，尤其是生活空间不断扩大，这一时期
地灵村约三分之一的居民迁往东南部的山坡。

侗族的民居和公共建筑多为全木材质，且安放有
火塘，因此侗族村寨发生火灾较为频繁，加上侗族喜聚
族而居，同一族姓的住户多围绕鼓楼挨家挨户地紧密分
布，一旦发生大型火灾，村中受牵连面积较大，侗族村
寨的空间布局形态也会因此发生较大的变化。据《龙胜
地灵侗寨史记》记载，地灵村历史上最大的火灾发生在
1941年，“当时全村男人绝大部分都被征去桂林秧塘修
建飞机场，在家的只有妇女和小孩，加上是午夜失火，
房屋修建甚密，无法抢救”[2]324，此次大火烧去地灵大
寨300余户房屋，受灾村民的钱财、粮食、家禽家畜以
及日常生活用品等全部被烧毁，灾后人们集体迁往横
楼；而在1942年，横楼又发生火灾，此次大火共烧毁30
余户房屋。这两次大火因火势的盛大以及连续性，给地
灵村的空间布局形态造成了很大影响。

除此之外，因人口增长、核心家庭小户化导致的住
房紧张以及房屋分布过密导致的采光不好等问题也使得
地灵村的空间布局形态发生变化，尤其是生活空间不断
扩大。随着社会向前发展，生活条件逐步改善，地灵村
的人口数量也出现了增幅，且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人口
较少往外流动，因此地灵村原有的生活空间无法满足新
增人口的居住需求，为了追求更舒适的居住环境，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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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寻找新的居住空间。考虑到西北方向的山地为村庄
的公共坟场，不适合作为居住用地，故在1981年，地灵
村约240户村民集体迁往东南部的山坡，依山就势修建
起许多新的干栏式民居。

2.3 “外源性拉动力”促成村落空间形态的新一轮
演变

改革开放后，外界的因素逐渐对地灵产生影响，随
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地灵村与外界的交往逐渐频繁，这
一时期，“外源性拉动力”成为地灵村空间格局演变的
主要驱动力。在政策制度、外界市场经济以及新思想文
化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居住在村落东南山坡的村民以
及地灵大寨的一部分村民逐渐迁往村庄地势平缓的西南
部，促成地灵侗寨新一轮的空间格局演变。

自1994年起，地灵村在国家的帮扶下开始修路，目
前村中共有三条平坦开阔的公路：一条是平西公路湖南
东江至地灵路段，1996年开通，主要通往龙胜各族自治
县县城以及湖南通道等地；一条是乐西公路地灵至宝赠
路段，1999年开通；一条是乐西公路乐江至地灵路段，
为该村的主干道，2005年开通。随着公路的开通，地灵
村与邻近村寨、乡镇、市区以及省际交往、交流逐渐频
繁，外界的市场经济以及文化思想等因素逐渐对地灵村
产生重要影响。

公路开通后，一方面，在政府扶贫政策的引导下，
不断有村民搬迁至公路两旁，尤其是前一阶段迁往东南
山坡的村民，由于居住的分散以及出行的不便，这一阶
段几乎都迁至公路两旁；另一方面，随着交通条件的改
善，地灵村与外界的交往增多，往日自给自足的生活状
态被打破，市场经济的销售模式进入地灵村，在下寨公
路两旁（村落地势平坦的西南部）逐渐形成一条繁荣的
商业街。随着商业街的日渐繁荣，再加上交通便利等优
势，下寨公路两旁反之又吸引了更多的村民从原居住地
迁往地势平坦的西南部。同时，在外务工的村民回到地
灵村修建新房时，由于长期在外生活，对于本民族聚族
而居的传统观念不再看重，更追求居住环境的舒适性，

因此他们多选择在靠近商业街的公路两旁修建新房。这
样一来，地灵村的空间布局形态便在原来的基础上沿公
路不断往地势平坦的西南方向延伸，使村落空间从最初
的团状分布发展为现在的团状与带状相结合的空间布局
形态。

3  结语
乡村聚落作为“地球表面的特殊景观，其本身就是

一种空间现象”[3]。但空间不是纯粹地理学上的概念，
它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等密切相关，同时空间
“并非自然的、静止的，而是变动不居的”[4]，因此随
着时代的发展变迁，乡村聚落的空间布局形态也随之改
变。在聚落形成最初，村落空间的布局形态主要由地形
地貌、水文等自然资源以及风俗习惯、信仰等社会背景
决定。此后，由于侗寨封闭的地理环境和不便的交通条
件，与外界长期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寨内村民的人际
交往范围多限于本村，在此情形下，村落空间形态发生
变迁的主要驱动力为“内生性推动力”，如自然灾害和
因人口增长、核心家庭小户化导致的住房紧张等。直到
改革开放时期，交通条件改善，村落与外界的交往逐渐
频繁，这一时期，“外源性拉动力”，如政策制度、外
界市场经济以及新思想文化等成为村落空间布局形态演
变的主要驱动力，使村落空间布局逐渐呈不均衡发展态
势。总之，乡村聚落作为“广大乡村地区人地关系的集
中体现”[3]，关注并把握其空间格局演变的规律及驱动
机制，对村落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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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永福县福寿文化应用探讨
 

□ 黄慧玲

[摘   要] 本文基于永福县福寿文化资源和特色生态农业的现状，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通过开展具有福寿文化特色的生态农村建设、
宜居乡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营造特色环境氛围，为政府发展健康养生休闲旅游、打造“福寿养生家园”发展战略目标提供对策
和方法。

[关键词] 乡村振兴；福寿文化；建筑装饰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2020年12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脱贫攻坚取得胜利
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加快发展乡村产业，加强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深化
农村改革，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见实
效，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特别要注重提升农民精神风貌，
而乡村人居环境的明显改善，对于培育文明乡风具有显
而易见的效果。

永福置县2000余年，秦代时属桂林郡；晋武帝时
设常安县（现永福县百寿镇）；唐代武德四年（公元
621年）析始安县之永福乡置永福县；明代隆庆五年
（公元1571年）置永宁州（现百寿镇），永福县划属
永宁州；1952年8月，根据桂林行政专员公署的通知，
将永福、百寿两县合并，沿用永福县名。县城中心有一
山曰“凤山”，为清代凤山澄心寺主持听石僧仿北宋武
状元李珙“掌书福字”的故事，在山顶巨石上刻下一个
大“福”字，距今已有约900年；百寿镇百寿岩有宋代
绍定年间（公元1229年）知县史渭楷书大“夀”字，
长175cm，宽148cm，内藏小寿字100个，是为百寿镇
名称之缘由。永福县和百寿镇名称的变迁见证了其悠久
的文化积淀，成就了永福丰富的福寿文化资源，也展示
了深厚的福寿文化辐射。

1  永福县福寿文化的历史遗存概况
永福县地处湘桂走廊，是典型的山区，自然资源较

好、生态环境好、文化底蕴深厚，从古至今有很多百岁
老人。东晋葛洪的《抱朴子》中记有：“廖扶，汉初始
安县（现百寿）人，家有丹砂井，寿一百五十八岁。”

《永宁州志》：“廖扶，永宁人，居夫子岩（现百寿
岩）前，家有丹砂井，一族饮此井者，皆百余岁。”这
是有书记载的最长寿之人。2020年，永福县百岁老人
52位，每10万人中约有18名百岁老人，远超世界长寿
之乡平均每10万人有百岁老人7人的标准[1]。

自宋代以来，永福县共有进士47位、举人312位，
尤其在宋代曾出过文状元王世则、武状元李珙，在西南
民族地区十分罕见。这里是儒道释文化、中原汉文化与
岭南百越土著文化交汇点，文风浓郁，这也造就了永福
丰富多彩的文化遗存。永福县留存着凤山公园北宋武
状元李珙掌书“福”字石刻（见图1）、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百寿镇百寿岩宋代“夀”字石刻（见图2）、
明代永宁州古城、隋代穿岩古道、宋代窑田岭遗址、李
氏崇山古民居等历史人文名胜，具有浓厚的福寿文化氛
围，其中石刻遗存较多，影响深远。

图1  永福县凤山公园“福”字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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